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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民族植物学以人类传统植物学知识为主要研究内容，这
些知识或经验是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过程中不断产生和积累

的，而且绝大多数经过了长期的实践检验。 近年来，对各地蔬

菜，尤其是野生蔬菜的民族植物学调查研究日渐兴起，不仅从

集市调查着手进行野生蔬菜的调查编目和社会经济价值的研

究，而且逐步深入到蔬菜在食物结构中的地位、对当地居民健

康状况的影响及人工驯化培育等方面［１－７］ 。
大野芋〔Ｃｏｌｏｃａｓｉａ ｇｉｇａｎｔｅａ （Ｂｌｕｍｅ） Ｈｏｏｋ． ｆ．〕为天南星科

（Ａｒａｃｅａｅ）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在中国有悠久的应用历史。 在中

国南部和西南部的很多少数民族地区，民众喜食大野芋叶柄，
日食用量在所有蔬菜中最多，因此已将大野芋驯化并人工栽

培。 除食用价值外，大野芋还具有药用和观赏价值。 大野芋

不仅受到中国民众喜食，越南和日本民众也有食用大野芋的

饮食习惯，但遗憾的是其在日本的食用文化已经丢失［８］ 。
为明确大野芋的食用范围及食用习俗，作者采用民族植

物学研究方法对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地区民众食用大野芋的传

统应用知识进行调查分析，以期为大野芋蔬菜资源的进一步

开发应用奠定基础。

１　 研究方法

在湖南西南部、广西、云南和贵州等省（区），选择大野芋

食用相对集中的地区为调查区域，这些区域均属热带或亚热

带气候，生物多样性丰富。 所选择的村寨规模均在 ５０ 户以

上，民族传统文化保存较好，受外界现代文化和生活的影响较

小，同时还具有传统文化保留比较完整的集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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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半结构式访谈、关键人物访谈和参与式考察等方

法［９］ ，共调查了 １１ 个民族 ２４ 个村寨 １２７ 人，包括湖南通道中

步村、广西龙胜思陇村、云南勐腊分水岭和贵州从江高华村的

瑶族民众；广西融安奖村和宜州中枧屯的壮族民众；广西罗城

龙平村的仫佬族民众；云南元阳者台村和景洪曼窝科村的哈

尼族民众；云南元阳下新城村、景洪曼伞老寨和景洪曼帅村的

彝族民众；云南勐海曼迈村、景洪六分场 １１ 队和勐腊勐醒农

场二组的汉族民众；云南景洪巴飘村和亚诺村的基诺族民众；
云南勐腊勐醒村和曼拉懂的傣族民众；云南景洪勐宋村的阿

昌族民众；云南勐腊茶场八队和贵州丹寨卡拉村的苗族民众；
贵州榕江乌公村和从江银下村的侗族民众。

在走访的同时选择代表性区域采集大野芋栽培植株制作

３ 份标本，分别采自湖南通道中步村（东经 １０９°４４′４９″、北纬

２６°０１′００″，海拔 ５２０ ｍ）、贵州丹寨卡拉村（东经 １０７°４８′２７″、北
纬 ２６°１２′１５″，海拔 ７４０ ｍ）以及云南勐腊瑶醒公路旁（东经

１０１°２４′４４″、北纬 ２１°５０′１６″，海拔 ６５０ ｍ），凭证标本均保存在

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植物学实验室。

２　 结果和分析

２ １　 大野芋的形态及识别特征

大野芋为多年生常绿草本；花序柄近圆柱形，常 ５ ～ ８ 枚

并列于同一叶柄鞘内，先后抽出，每一花序柄围以 １ 枚鳞叶；
肉穗花序包含能育雄花序、雌花序和不育雄花序；附属器极短

小，长 １～５ ｍｍ，锥状；佛焰苞椭圆状；浆果圆柱状；种子多数，
纺锤状。

大野芋常见于沟谷地带，特别是石灰岩地区，生于林下湿

地或石缝中；多与热亚海芋〔Ａｌｏｃａｓｉａ ｍａｃｒｏｒｒｈｉｚｏｓ （Ｌｉｎｎ．） Ｇ．
Ｄｏｎ〕混生，组成通称的芭蕉－海芋群落。 大野芋的外形和适

生生境与热亚海芋相似，常被误认为热亚海芋。 根据相关文

献［１０］描述，二者存在以下区别：大野芋的叶鞘闭合，热亚海芋

的叶鞘展开；大野芋的花序柄和叶柄呈粉绿色，热亚海芋的花

序柄和叶柄呈绿色或紫色；大野芋的附属器呈锥状且极短小，
热亚海芋的附属器为圆锥状并有不规则槽纹。 此外，调查获

知村民均根据“叶柄上是否被白粉”区分大野芋和热亚海芋，
即大野芋的叶柄被白粉，而热亚海芋的叶柄无白粉。 为检验

此方法的准确性，作者利用 ＤＮＡ 条形码进行验证，鉴定成功

率达 １００％ ［１１］ 。
２ ２　 大野芋的名称

调查结果显示：民众对大野芋的称呼随不同地域和民族

而异。 壮族民众普遍称大野芋为 Ｇｕａｎｇ Ｃａｉ，阿昌族民众称其

为 Ｂａｉ Ｙｕ Ｍｉａｏ，仫佬族民众称其为 Ｂａｉ Ｙｕ，侗族民众称其为

Ｙｕ Ｃａｉ，哈尼族民众称其为 Ｋａｉ Ｙａｎｇ，傣族民众称其为 Ｐａｇ Ｆｕ，
苗族民众称其为 Ｇａｎ Ｙｏｕ，基诺族民众称其为 Ｚａｏ Ｌｉ Ｙａｎｇ。 而

不同地域的彝族、瑶族和汉族民众对大野芋也有不同的称呼，
湖南通道中步村、贵州从江高华村和广西龙胜思陇村的瑶族

民众称大野芋为 Ｈｏｕ Ｂｕｎ，而云南勐腊分水岭的瑶族民众称

其为 Ｙｉ Ｇｅ；云南景洪曼帅村和元阳下新城村的彝族民众称大

野芋为 Ｂａｉ Ｙｕ，而云南景洪曼伞老寨的彝族民众称其为 Ｄｉ
Ｓｈｕｉ Ｚｕ；云南景洪六分场 １１ 队和勐腊勐醒农场二组的汉族民

众称大野芋为 Ｙｕ Ｃａｉ，而云南勐海曼迈村的汉族民众称其为

Ｄｉ Ｓｈｕｉ Ｙｕ 或 Ｂａｉ Ｙｕ Ｇａｎ。
虽受地域影响，各族民众对大野芋的称呼不一致，但仍有

规律可循。 壮族民众称大野芋为 Ｇｕａｎｇ Ｃａｉ，取自广西的

“广”，说明其食用的普遍性和重要性；广西罗城龙平村的仫

佬族及云南景洪勐宋村的阿昌族、云南景洪曼帅村和元阳下

新城村的彝族、云南勐海曼迈村的汉族民众称大野芋都带有

“Ｂａｉ”音，源自大野芋的叶柄附有白粉；而云南勐海曼迈村的

汉族民众和云南景洪曼伞老寨的彝族民众都称大野芋为“Ｄｉ
Ｓｈｕｉ”，可能源自对大野芋和热亚海芋的混淆。
２ ３　 大野芋的传统利用

２ ３ １　 食用价值　 统计结果显示：在调查的 ２４ 个村寨中，有
２３ 个村寨的民众保持了食用大野芋的传统，仅云南景洪勐宋

村的阿昌族民众不再食用大野芋，但他们曾经有普遍食用大

野芋的传统。
大野芋的食用部位和方法在不同民族之间略有差异。 其

中，各族民众普遍以叶柄作为主要的食用部位，食用方式主要

为生吃、凉拌、做汤、炒食和煮食，也可舂后食用，如基诺族民

众有将大野芋叶柄舂后食用的传统；另外，湖南通道中步村、
广西龙胜思陇村以及云南元阳下新城村、勐腊分水岭、景洪勐

醒村和勐腊茶厂八队等地的各族民众也食用其叶片，食用方

式主要为做汤和炒食。 此外，云南景洪亚诺村的基诺族民众

还有将大野芋的花与酸笋同舂后食用的习惯，而云南勐腊曼

拉懂的傣族民众除食用其叶柄外，还食用其根茎。
２ ３ ２　 饲用、药用和观赏价值　 除作为蔬菜食用外，大野芋

还可作饲料、药用和观赏植物。 调查结果显示：云南景洪曼窝

科村的哈尼族民众、云南勐海曼迈村和景洪六分场 １１ 队的汉

族民众及云南景洪勐醒村的傣族民众均用大野芋叶片作为饲

料，而且他们认为猪食用少量大野芋叶片可以驱虫，但食用过

量则致痒。 另外，大野芋根茎还可用于治疗跌打损伤和蛇虫

咬伤；其植株高大、叶大如伞，也可用于营造热带景观。
２ ４　 中国大野芋的资源现状

调查结果显示：７５％的受访者认为大野芋野生资源已明

显减少，在 １２７ 位受访者中，仅有约 １５％的受访者见过野生大

野芋；在受访的 ２４ 个村寨中，约 ８０％村寨的民众认为大野芋

的栽培数量有减少趋势。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３ 个：
１）可供食用的蔬菜种类越来越多，对大野芋的食用和栽培造

成很大冲击；２）大野芋一般种植在路边或房前屋后，但近年来

修路、橡胶种植及其他建设导致大野芋的生存空间被压缩，种
植面积减少；３）除草剂的使用破坏了大野芋的生长。
２ ５　 野生大野芋的毒性及其机制分析

在调查过程中，据受访者反映野生大野芋毒性大，不可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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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而栽培大野芋则可以食用。 云南景洪亚诺村的基诺族民

众认为，野生大野芋绝对不可食用，一旦误食会导致食道和消

化系统剧烈疼痛并伴有灼烧感，一般持续 ２ ｄ，且无任何治疗

办法；云南景洪巴飘村的一位基诺族村民误食了野生大野芋

后导致脸肿和嘴烂，缓解办法是将盐和白醋含在嘴里，每天多

次，每次约 １０ ｍｉｎ，一周后才痊愈；云南勐腊勐醒农场二组的

汉族民众认为，野生大野芋的叶柄表皮会导致人手发麻，缓解

办法是把手放在火上烘烤片刻；云南勐腊分水岭的瑶族民众

认为，栽培大野芋用冷水煮不会致麻，而直接用热水煮则会致

麻。 另外，有些受访者还反映用冷水煮的热亚海芋也不会致

麻，但误食热亚海芋则会导致呕吐，可以用盐进行缓解。 由此

可见，野生大野芋与热亚海芋可能存在相似致毒机制。
有研究结果表明：天南星科的一些种类含可致蚜虫死亡

的凝集素［１２］及一些生物碱类成分［１３－１４］ ，具有一定的“毒性”；
而吴 皓 等［１５］ 认 为， 天 南 星 科 植 物 半 夏 〔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
（Ｔｈｕｎｂ．） Ｂｒｅｉｔ．〕所含的草酸钙针晶为其刺激性成分之一，且
其特殊晶形和含量与其刺激性有直接关系；葛秀允等［１６］ 认

为，半夏等天南星科植物所含的毒针晶主要由草酸钙和蛋白

质组成，并含有微量的多糖；钟凌云等［１７］ 也认为，天南星科植

物所含的草酸钙针晶是其主要的刺激性成分，强烈刺激黏膜。
通过比较分析，野生大野芋的中毒症状与草酸钙针晶对黏膜

的刺激作用类似，但也不能排除凝集素、生物碱以及大野芋本

身所含的氢氰酸［１８］ 的作用，因此，需对野生大野芋的致毒机

制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。 另外，栽培大野芋毒性降低，一方

面可能与栽培年限较短有关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人工选育的

结果，其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。

３　 结论和建议

调查结果表明：大野芋具有食用、饲用、药用和观赏等价

值，但栽培面积已明显减少，其野生资源也明显减少；且野生

大野芋有毒，而栽培大野芋毒性降低。
根据调查结果，提出以下建议：１）对大野芋野生资源进行

保护，最重要的是提高民众的种植积极性，扩大栽培规模，开
拓市场；２）加强对大野芋毒性机制的研究，选育大野芋脱毒品

种；３）加强大野芋营养成分和药用成分的研究，明确其食用价

值和药用功效；４）通过民族植物学研究，对大野芋传统应用知

识进行保护，在此基础上拓展大野芋的应用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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